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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新疆：保守思潮的危险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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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迅猛增长亦受到国际环境影响。目前全球伊斯兰都在向保

守回归，且政治色彩日趋浓厚。曾经铁腕推行世俗化运动的土耳其，也因经济发展衰落而无法阻

止保守势力的抬头。新疆目前很难找到值得借鉴的外部榜样，但作为有浓厚世俗化传统的伊斯兰

地区，坚定地发展经济，提振民生，发展教育，似乎是对抗极端保守宗教势力的最有效途径。 

新疆积聚多年的问题与矛盾藉由 2009 年“七五”事件引爆后，中央政府曾大举派员赴疆调

研，从国家层面对治疆方略予以调整，并急调张春贤入疆主政。三年来，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

逐步赢得民心，并不断压缩极端势力的存在空间。 

但与此同时，疆内规模不等的暴力袭击事件却从未停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还从传统恐怖

暴力多发的南疆地州蔓延至经济状况较好、安全态势稳定的东疆吐鲁番，11 月 28 日更祸延内地，

在极具政治敏感的天安门制造袭击事件。 

而梳理这些频发的暴力袭击事件，都能看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鲁克沁“6·26”事件中

落网的一名年轻嫌犯，就曾在电视采访中称，自己的杀人动机是通过暴力和杀戮换取进天堂的资

格。在新疆历史转向的关键当口，对于这种在维吾尔社会中急速蔓延的极端主义思潮，不仅政府

担忧，新疆世俗穆斯林人群亦深感不安。 

世俗化的逊尼派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吐尔文江认为，伊斯兰教在新疆维吾尔本土化后，可以细分为

四种社会群体。第一种是新疆最世俗化的“文化穆斯林”。这个群体主要由党政官员、事业单位

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公务人员构成。这部分人很少参加念经、封斋等宗教活动，一般也不忌烟酒，

但依然会遵守一些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二种是“世俗穆斯林”。这部分群体主要有农民、普通市民，以及一些年长、受教育程度

低的人构成。相比文化穆斯林，他们宗教活动的实践形态更多，比如封斋、做礼拜，如果周五有

时间，一定会去清真寺。但他们做这些，只是怀着很朴素的信仰，一定程度是沿袭祖先的传统。

除了斋月期间，其他时间都与常人无异，也不排斥抽烟、喝酒。 

第三种是“保守穆斯林”。就是常说的瓦哈比教派，也称伊斯兰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这

个群体类似清教徒，提倡简朴生活，反对奢靡浪费，追求内心的安宁清修，平时严守戒律，但并

不主张暴力，也没有政治诉求。 

第四种是“极端穆斯林”，也可以叫“政治穆斯林”。这个群体经由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

穆斯林人群发展而来，以宗教“改革派”为旗号，政治色彩明显。 

瓦哈比教派是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为沙特阿拉伯国教。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传入

新疆哈密地区，至今哈密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保守穆斯林。 

但新疆的瓦哈比教派并未照搬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和习俗。比如当地人并不穿沙特的罩袍，全

县也看不到一个蒙面的女人。虽然许多民众认为看电视会影响清修，但并不排斥汽车，亦多使用

手机，有实力的人也乐于购买大房子。 

吐尔文江告诉《凤凰周刊》，不仅瓦哈比派在新疆的本土化中不会完全复制阿拉伯文化，伊

斯兰教传入新疆后本土化的过程体现出：“我接受你的宗教思想，但拒绝改变民族传统”。例如，

在喀什至今仍很盛行的占卜、算命等活动是萨满教的习俗，而针扎“小人”的巫蛊之术是汉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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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风，这些都是伊斯兰教教义绝对不允许的，但在新疆并没有被维吾尔族人丢弃，反而得以接纳

和保留。 

并且，想要在维吾尔社会推行瓦哈比教派思想其实并非易事。该教派教义严苛，禁烟、禁酒、

禁赌，不能看电视，不能穿花里胡哨的东西，不能大吃大喝，不能唱歌跳舞，因为这会扰乱心智，

影响对真主的虔诚。尤其对女性，从着装举止到日常生活，更有诸多限制。此外，该教派传入新

疆时正逢中国改革开放，被禁锢多年的维吾尔族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许多民众愿意追求世

俗化的时尚生活，自发排斥瓦哈比教派。 

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化穆斯林一直在维吾尔社会中占据主流，但随着这个群体近年来社会阶

层的逐渐提高，人数却越来越少。以前该群体中还有小商小贩或者自由职业者，到目前基本只剩

下公职人员和干部以及一部分大学生群体。而人数众多的世俗穆斯林群体，也越来越趋于保守。

信奉瓦哈比教派的保守穆斯林正后来居上，快速侵蚀上述两个群体。 

保守教派的兴起 

瓦哈比教派信众规模迅速扩大，主要途径是通过私办经文学校的方式培养信徒“塔里甫”。

在发展之初，瓦哈比教派打着宗教改革的旗号，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图，而更像是不同教法

学派之间的斗争，因而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 

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人士介绍，瓦哈比教派只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改革运动。此教派认为，现

在的伊斯兰教已经发生了变异，只有穆罕默德时代才是公正的（在穆罕默德时代，有一些诸如反

对暴力、反对高利贷、反对歧视女孩、主张解放奴隶等主张），因而主张“回到《古兰经》中去”，

寻找伊斯兰教义的本来面目。 

瓦哈比教派注重个人对经典的领悟而非学者的解释，修学门坎低，容易被大众接受，且来自

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所以很快便形成气候。进入新疆后，因为提倡简化礼拜程序，扶

贫济困并传授科学知识，也得到年轻人和一些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甚至部分党政官员的支持。 

但是，由于瓦哈比教派可以“凭经立派”，每个传经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衍生出对于

经典的不同解释，在表现形态上也显得五花八门。伊朗的、沙特的、阿富汗的、埃及的、土耳其

的，有时连信众自己都搞不清楚。 

而这一教派在新疆积极推动社会生活领域的伊斯兰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凸显。思想影

响下，越来越多的维吾尔族妇女不再穿着艳丽的民族服饰，取而代之的是一袭宽大黑罩袍。南疆

某些地区甚至禁止音乐、传统歌舞、绘画、雕塑等社会文化活动，并指责维吾尔族婚丧习俗违反

伊斯兰教义等。 

尤需注意的是，瓦哈比教派催生出极端主义者，如新疆瓦哈比教派最具盛名的阿不力克

木·买合苏木及其培养的“八百弟子”。阿不力克木原本是阿克苏库车县的一个农民，他成立了

新疆第一个恐怖组织——东突伊斯兰党。 

上世纪 50 年代，阿不力克木曾因分裂主张被判入狱 20 年，1977 年刑满释放。因为其宗教

学术上的修养，出狱后的阿不力克木当选了自治区人大代表、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政协副

主席。从 1987 年开始，他开始创办经文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全疆各地追随他学经的学员约有

800余名，号称“八百弟子”。他曾组织学员穿着统一的服装，在库车的新城、老城里进行无声

地游行。这些学员后来遍布散落全疆，成为各地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骨干分子。 

而更多诞生于中东的伊斯兰新教派，也与瓦哈比教派几乎同时进入新疆，其中影响较大的就

是“伊扎布特”，“伊扎布特”更常见的称呼是“伊斯兰解放党”。在阿富汗战争之前，该组织

宗教色彩浓厚，坚持“非暴力”理念，但在美国攻打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时，开始转型为极端的原

教旨主义组织。目前世界多个国家已宣布“伊扎布特”为恐怖组织。 

公开资料显示，“伊扎布特”最初在新疆以办学讲授阿拉伯语的方式进行发展。其组织的骨

干人员伊布拉音·乌斯曼，是原新疆工学院建工系 90级毕业生，1995 年毕业后到土耳其上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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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学，归国后在乌鲁木齐市发展“伊扎布特”组织。该组织规定，凡加入者都要举手宣誓。保守

主义的扩散，已经开始在新疆维吾尔社会世俗化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反弹，并成为政府意识形态

管控的对象。新疆文联主席阿扎提·苏里坦在《新疆日报》撰文认为，刻意通过这种手段来强化

民众的宗教身份意识，目的在于逐步侵蚀甚至灭绝维吾尔传统民族文化。 

经文学校的影响力 

除了瓦哈比教派和“伊扎布特”，对新疆影响较大的还有被称为“伊吉拉特”的“迁徙圣战

组织”。该组织宣称为了真主而离乡背井，抛弃所有财产，迁徙集中到一个地方发动暴力活动，

进行“圣战”。虽然没有类似于“东伊运”完整统一的组织，但是它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并将职

业恐怖分子聚集在一起。该组织于 2005年在新疆喀什制造恐怖事件后被关注，目前已发展成为

当前新疆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制造者。“伊吉拉特”还是 2012年 6月和田劫机事件的幕后黑手。 

这些外来教派，几乎皆由地下经文学校在新疆发挥影响。对于伊斯兰教信众来说，《古兰经》

是真主安拉的语言，要经常诵读。每一位穆斯林降生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和离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

话都是《古兰经》经文，而且只有诵读阿拉伯文本的《古兰经》才有意义。 

在非阿拉伯语系的新疆，宗教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经文学校来实施。传统的经文学校分为三

个等级，高级学校设在喀什、莎车等地大寺院内，专门培养上层宗教人士；中级学校设在较大的

县镇寺院里，是成年穆斯林学习宗教知识的场所；初级学校则遍及乡村，入学者基本为少年儿童。

学习内容包括宗教仪式、阿拉伯文、《古兰经》、《圣训》以及伊斯兰哲学、法学、文学等方面的

著作，教材均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 

在维吾尔社会，经文学校不止传承宗教知识，也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这个体系曾被上世纪 50 年代以后长达 30 年的无神论运动打破。1950 年，随着新疆教育部门

对疆内小学进行接管和改革，各地学校停授经文课。尽管此后考虑到宗教界的要求以及新疆的实

际，恢复过一周两节的经文课，但因初级和高级经文学校陆续停办，宗教学校及学生一直在减少。

到 1958年，自治区政府再次明令取消经文学校和经文课。 

“文革”以后，随着国家民族政策的落实，民间很快又出现了大量的经文教学点，有的地方

一度到了失控的程度。到了 80 年代，疆内各地城乡都出现了宗教人士擅自开办的经文学校或教

经点。随着他们的影响日渐扩大，新疆政府开始从“疏导解散”转而“查禁取缔”。 

不过，随着 1999 年以后席卷全球的宗教思潮复兴，各地私办地下教经点再次出现，只是场

所更加隐蔽和分散，学经人员也呈现出低龄化和女性化趋势。由于曾经历近 30 年传承中断，伊

斯兰宗教人才断档，导致异端迭出、外来教派横行。 

新疆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李晓霞在《新疆宗教事务管理政策分析》一文中分析，私办经文班

持续不衰根源于普通教众学习经文的需求，一直未从合法渠道得到解决。文章认为，新疆民众学

习经文的需求，既有宗教原因、民俗习惯，亦有道德希冀。很多送孩子入经文学校的维吾尔族家

长认为：作为穆斯林应该懂得起码的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如参加葬礼时，口诵经文就是礼仪的

重要部分；并且学习经文、接受宗教礼仪训练的孩子更懂礼貌，更听家长的话。尤其在传统观念

浓厚的乡村，有宗教常识并遵守宗教规范的孩子会受到村民赞誉。 

但以新疆现有的宗教教育能力，显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目前官方认可的高级经文学校仅有

一所设在首府乌鲁木齐的“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中级经文学校有 5所，分别设在喀什、和田、

阿克苏、克孜勒苏州、伊犁霍城县。因为中国政府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的硬性规定，现在遍布全

疆的初级经文学校均属“非法”。 

有观察者认为，维吾尔社会全民信教，且大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遍布新疆城乡各地的

地下讲经点像一股暗流，左右着新疆未来的走向。1997 年“伊宁事件”就是由地下传教热潮中

的极端主义观念发展为信众在伊宁街头的暴力恐怖行为。在喀什地区叶城县，甚至发生过多起利

用婚丧活动传播极端宗教主义思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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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80 年代开始，一些人通过结婚时不给念“尼卡”（穆斯林结婚时的一种教法仪式），死后

不送葬，过节不拜节等做法，向不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包括党员干部施压，使其在本族人中孤立，

强迫其信教。而宗教在风俗礼仪中的强化，又促使经文知识和宗教礼仪成为普通民众参与社会活

动的必要条件之一。 

据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介绍，当地政府前几年就发现有人劝说民众不

要去共产党办的学校读书，鼓励找不到工作的维吾尔族青年撕毁政府颁发的毕业证书。在这种宣

传鼓动下，很多家长不愿再送孩子去学校，而是到地下经文学校学习宗教知识。 

然而，地下经文学校的虐童事件屡有发生。2012 年 5 月，在库尔勒一学经儿童因背诵不出

经文被殴打致死。一组由维吾尔民众上传至微信的照片中，一位学习经文的小女孩被非法教经人

员用电线抽打，从头到脚伤痕累累。 

打击遍布全疆的地下讲经点，已成为目前政府反恐的最主要工作之一。更令人担忧的是，随

着政府查处力度的加大，在疆内私办经文学校的空间缩小，成规模组织新疆青少年到内地的经文

学校、阿拉伯语学校学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这类学校多以学习《古兰经》为基本内容，同时灌

输民族分裂思想，鼓动学经者在未来为“圣战” 奉献自己的一切。 

全球穆斯林“往回走” 

吐尔文江认为，新疆保守穆斯林群体迅猛增长，与国际大环境有关。目前全球伊斯兰都在向

保守回归，而且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包括曾经铁腕推行世俗化运动的土耳其。 

世俗政治仍是多数土耳其人坚守的价值堡垒，头巾则被视为伊斯兰政治的象征。根据土耳其

“基汉”通讯社（JEHAN）的描述，该国民众认为，禁酒、戴头巾、留胡子，与国父凯末尔倡导

的世俗主义价值取向格格不入。但对于遵循圣训的人而言，这是他们的宗教自由。2008年 2月，

曾有超过 10万土耳其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取消伊斯兰妇女戴头巾的禁令。一名抗议者声称，

他们的抗议并非针对戴头巾的妇女，而是针对那些无视头巾对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意义的人。 

2013年 10月底，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四名女议员首次在议会当中带着头巾出席会

议，打破了该国 90 年来的惯例。11 月 16 日，土耳其国家电视台首次出现了戴着头巾的女播音

员的画面。很多人开始担心，这将改变他们的生活。“我不介意别人戴头巾或者天天去清真寺，

但是，我也不希望别人要求我的女朋友戴头巾，还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指指点点。” 

女性服饰装扮上日趋伊斯兰保守化被看作全球穆斯林“往回走”的一个重要表现。一些已经

建立世俗政权的穆斯林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多民族国家，都开始不同程度遇到所谓“头巾问题”

困扰。 

与新疆相邻的哈萨克斯坦情况也不乐观。2011 年 3 月，西部省份阿特劳州的一所大学，曾

因拒绝一名身着阿拉伯黑罩袍的女性进入大学校园引发全国激烈的论辩。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先后

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态，坚决反对哈国妇女穿着阿拉伯黑罩袍。哈萨克斯坦最高宗教首领也呼吁哈

国民众按照自己的传统和礼节行事，而不是穿上阿拉伯或阿富汗妇女的服装。 

“头巾风波”甚至在新加坡出现。今年 10 月，一名理工学院讲师在一场论坛上提问有关回

教护士戴头巾的问题，引起网民发动请愿。新加坡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张志贤

就此回应称，政府有责任平衡不同社群需求。《联合早报》亦刊文呼吁国人提防种族宗教暗流，

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和动乱。 

而新疆目前面临的状况，似乎比这些国家更棘手：除了“头巾”，亦开始出现妇女蒙面。过

去在南疆，维吾尔族妇女外出不蒙面要受到“卡孜”鞭挞责罚。1950 年后，由于民众自己有了

选择权，蒙面、封斋人数减少，到 80 年代蒙面现象重新出现并不断增多。如果说蒙面算是一种

宗教行为，那头巾则是维吾尔族女性传统服饰的一个重要部分，一旦处理稍有不慎，就会酝酿社

会负面情绪。 

极端主义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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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尔文江看来，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崛起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地区经济衰落，社会矛盾丛

生。“近年来维吾尔社会遭遇到严重挫折，就业率大幅下滑，整个社会贫困面大幅度提高。维吾

尔人在中国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边缘化。”“如果维吾尔社会是欣欣向荣的，什么极端主义来了都

没用”。但现在，诸如“岗位都 被汉族人抢走了，我们的资源一车一车都被拉走了，工厂里都是

汉族人”等言论，成为极端主义者煽动信众的最好说辞。 

2009 年“七五”事件发生后，伴随日益加剧的维汉矛盾，维吾尔社会愈加趋于保守。这种

趋势先是反映在服饰上出现的长袍面纱。多有维吾尔族妇女迫于社会压力重新蒙上面纱，蒙面的

方式也由传统的白色、棕色的长幅蒙面巾变化为中东国家传入的黑色面巾和黑色长袍。一位在乌

鲁木齐定居的女士回和田老家参加婚礼，惊讶地发现以前的女伴不但全部蒙面，连短袖的衣服都

不敢穿，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如不这样做，这些女子在村子和社区里就会遭到斥责和排斥。

在和田地区和田县罕艾日克镇的一个乡村，《凤凰周刊》记者甚至看到一位幼小女童亦被包裹黑

巾。 

一位在霍尔果斯口岸工作的维吾尔人士披露，他见到由境外进口到新疆的“吉里巴甫”（具

有穆斯林原教旨色彩的黑色长袍面罩，是女性服装）一个批次就有 5万件。这些黑色罩袍用料考

究，做工精湛，价格不菲。在乌鲁木齐的高阶人士中，偶尔能看到穿着这种衣服的年轻维吾尔女

性，只露出两只眼睛，黑色罩袍的 丝绸面料闪耀着光泽，脸上蒙的黑色面纱甚至与名牌手包一

样成为时尚的象征。 

维吾尔男性服装上的变化不太明显，但不喝酒、不抽烟的人比例大幅增加。不仅餐厅、商店

禁止顾客抽烟喝酒，一些售卖烟酒的小商店会在晚上被人砸坏。男性做礼拜的姿势也由新疆传统

的双手相握自然下垂改为交叉抱肩。他们还被说服让妻子辞掉外边的工作，重新蒙上面纱并穿上

代表纯洁、坚贞的黑罩袍。根据一位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和田维吾尔族青年观察，在这种观念影响

下，颇有一些口碑不太好的年轻女性为了把自己嫁出去而重新蒙面。 

除了服饰，保守甚至趋于极端的观念慢慢渗透至日常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其中最典型的，

就是强化“阿拉力”（清真）和“阿热木”（不清真）的区 别：如内地食品、汉族人种的蔬菜、

政府发的结婚证、送给贫困户的电视机、盖的抗震安居房等等都是“不清真”，而与政府对抗就

是“清真”。在南疆和田乡村， 目前维吾尔族人的很多婚礼已经禁绝音乐与舞蹈，葬礼则不再有

哭声，也不再给去世的亲人上坟。 

喀什也流传着一些连能够背诵《古兰经》全本的宗教人士也没有听说过的新观点。比如“女

人出去工作、做生意赚的钱是不干净的”。这个观点的盛行，导致很多原本在外工作的维吾尔族

女性被迫回家，失去经济来源，而因经济不再独立遭遇“合法”家暴的维吾尔女性日益增多。 

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上传照片即会遭到辱骂，许多身着及膝连衣裙的维吾尔女孩，遭遇莫名

其妙的辱骂和殴打，有的还在婚礼现场被扔西瓜皮。保守势力称类似的行为是“维吾尔净化运动”

划分“真正的穆斯林”和“异教徒”，并用暴力排除异己。今年 8 月，吐鲁番市亚尔乡一位伊玛

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被 3 名来自和田的极端主义者杀害。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阿里

木·热合满认为，运用这些极端手段是为了逐渐地侵蚀和消弭维吾尔民族传统宗教文化，重塑地

方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一些充斥着暴力思维的极端思想也经由现代传播技术进入新疆。在很多

南疆青少年的房间里，都挂着塔利班战士的照片，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古兰经》。这被一些

青少年奉为偶像和崇拜的英雄。从他们的智能手机里，能找到很多这样的视频：一个人在用维吾

尔语宣讲，天下穆斯林都是一家，而他的背后，是一排排拿着枪的阿拉伯兄弟。 

民心争夺战 

新疆地方政府的许多汉族官员认为，目前出现的保守宗教势力兴起除了源于境外势力影响，

亦因为中共曾放松新疆宗教政策，但维吾尔族官员则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如何赢得民心。一位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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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维吾尔族官员称，这里 99.98%都是信教群众，宗教极端思想又在渗透，要想赢得支持，需要

更细致的工作，“那些宗教人士的‘群众路线’走得比我们都好”。 

一位曾长期在南疆任职的维吾尔族高级官员证实，为了传播自己的宗教主张，一些宗教人士

常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他们扶危济困，借贷也不需要偿还。相比之下，南疆一些县的财政转

移支付资金，一个村一年只有几万元，基层政府连过节慰问贫困户都成问题。这导致一些宗教人

士在当地乡村的声望，远超基层官员。 

而存在于乡村的腐败问题以及一些官员的粗暴做法，更激化了矛盾。新疆农业大学一位大学

生，毕业后在南疆做种子培育实验时遇到大旱，但所在村庄始终不予供水，直到这名学生塞给村

支书 3000元人民币的“红包”，才得以取得水源。 

许多维吾尔族官员支持目前新疆发展经济的民生政策，认为这样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压缩极端

势力生存空间，为新疆政府争取民心（详见《凤凰周刊》 2013年第 15 期，总第 472期报道）。

此外，新疆当地学者认为，目前新疆政府所提倡的“现代文化”（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生产方式、

现代生活方式、现代艺术方式等等）亦旨在增加维吾尔社会中的世俗化因素。但如何使“现代文

化”发挥社会影响力，放眼世界，新疆也找不到学习的榜样。 

 

 

 

 

【网络文章】 

北京导游眼中的藏族团 

 

我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导游。前几天，刚刚带了一个来自西藏的纯藏民团队。在北京的旅游行

程当中，他们留给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在接团之前，我对藏族人民的印象多半来自于电影电视或者别人给的零星资讯，统一来说就

是，不洗澡，比较野蛮，文化程度很低，与文明社会脱节……接到团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传说还

真没错，电视上演的也很实在，就是那个形象，黑乎乎的，外表普遍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看起来

不怎么洗澡的样子，背非常沉重的简陋的大包，全团都几乎没有一个象样的旅行箱……我自以为

是地觉得他们的确与文明社会脱节了。 

可是，在后来的接触当中，我才发现，我错得很彻底。而且他们的言行，让身为汉族人的我，

极其汗颜。抵达的第一天我们并没有安排走行程，而是打算在酒店休息。因为安排的失误，原本

定好的南二环的那个酒店，突然说没房了，接待不了。于是，已经到了酒店门口的他们，还没来

得及卸下行李，又被带上车，开到东三环的另一家酒店。下车之后，大家吭哧吭哧地背着沉重的

大包，耐心地等待我们发完房卡，然后爬楼梯进入房间。结果意外又出现了，原先定好的那家酒

店，又说腾出房间来，让我们过去。旅行社经理赶过来，决定还是调回原来的那家酒店去。于是，

刚刚卸下行李还没来得及理顺东西的他们，又开始打包装车，再返回去。当时，身为导游的我，

一直提心吊胆，生怕他们闹起来。因为听说藏民比较野蛮，这么辛苦的来回折腾，万一闹起来把

这店砸了或者把我们都揍一顿，也是有可能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不仅没有闹起来，

甚至连怨言都没有，在我们接待方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的情况下，他们居然都微笑着对我们用不

太熟练的汉语说“谢谢”。我有些目瞪口呆了。因为据我带团多年的经验，这要是个汉族团，百

分之一万的现在该投诉投诉、该骂人骂人、该要赔偿要赔偿了……最次也得要求从三星换到四星

并且要求赠送景点或者加餐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居然连生气的表示都没有。我自问如果我是游

客，遇到这种情况，我绝对没有这种态度，即便不占点儿便宜，也是要骂人的。 


